
一
蜜蜂冲我的手机摆了个pose
从此，它就把自己画在了我心里

二
一定要送菊花吗
我要栽上一棵红梅
柴米，小炊，苦咸，忧思，以及有为无为
且不影响我把心里最重要的位置给您
敬重，荣耀
恳请附带一个优雅的生命延续

三
一不留神，羞愧小孩儿溜了出来
焦虑、烦躁、忐忑、耻辱……
主人的脸成了调色板
低下头，雕塑代言
二次元的期待？无果的因？失真的

虚幻？
砸掉门窗去冒险
所有的“编码”给宇宙接管
太虚眼里，是光升起的地方

诗三首
董美华（辉县市）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岁月留声岁月留声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的一个星期
天，我做完作业，闲来无事，便约上了
两个玩伴儿大军、小亮玩耍。那时我
家的后院很大，种了许多榆树、桐树、
杨树，杨树上搭了 3 个喜鹊窝，几只喜
鹊每天在树上“叽叽喳喳”欢叫个不
停。当时农村有句谚语：“喜鹊叫，喜
鹊叫，好事儿要来到。”这群喜鹊在我
家后院的树上天天欢叫，也没见我们
家有啥喜事儿、好事儿。奶奶却对此
深信不疑。她怕我淘气起来用弹弓打
喜鹊，就经常嘱咐我说：“喜鹊是吉祥
鸟，可不敢拿弹弓打它。”我嘴里答应
着，心里却认为那是迷信。有时写作
业时，还嫌它们聒噪，影响我写作业时
的心情。

那天下午，我们 3 个小伙伴玩了
一会儿玻璃球，觉得没意思，正在想
着再玩点别的，恰好喜鹊“喳喳”地叫
了起来，此起彼伏，好像在开会讨论
什么似的。我突然有了个想法：掏鸟
窝！我把想法一说，两个玩伴同时叫
好。我作了任务分工，我去前院拿个
洗脸盆，让小亮敲盆大喊，把喜鹊惊
跑，我和大军每人一棵树爬上去掏鸟
窝。脸盆拿来后，小亮拿棍儿猛敲，
我们仨则一起大喊大叫起来，几只喜
鹊受到惊吓，都扑棱扑棱飞到了稍远
一点的树上，“嘎嘎”地怪叫起来。我
见它们飞开了，对大军一招手：“上！”
两人一人一棵树，蹭蹭地爬了上去。
我们俩几乎同时爬到了树顶，脑袋探
到了鸟窝上头，大军兴奋地大叫：“这
里有仨光肚幼鸟！”我也大声喊：“我
这里有 4 颗鸟蛋！”树下的小亮喊：

“拿下来，装兜里都拿下来！”这时，飞
走开的喜鹊忽然又飞了回来，“嘎嘎”
怪叫着一只接一只向树上的我俩俯

冲了过来，冲到我俩头顶“嘎”地大叫
一声，惊得我一缩脖子。随后它们又
掉头俯冲过来，一个个都是拼命的架
势，吓得我头皮发麻，手心冒汗。下
面的小亮拼命地敲盆也不管用，他大
喊：“快下来，快下来，它们发疯了！”
大军探手抓了一只幼鸟放进口袋，又
抓了一只放进另一个口袋。抓第三
只时，他一个不留神，那只幼鸟一扑
腾，就直直地从树上掉了下去。“不
好，掉下去了！”同学大叫。只听“啪”
一声，那只幼鸟摔到地上，登时内脏
破裂，鼻口流血，惨不忍睹。我把那 4
颗鸟蛋装进口袋，赶紧滑下树来，找
个树枝挖个小坑儿把小喜鹊埋了。
大军也赶紧溜了下来，抹着头上的汗
说：“快走，快走，这群喜鹊疯了！”我
们一溜儿小跑来到前院，大军从口袋
里掏出那两只幼鸟放在小木桌上。
那两只幼鸟挤在一起，头顶、翅膀上
刚刚长出一点点细羽，身子的其他地
方都是光的，大头、细脖、大肚子，瞪
着惊恐万分的眼睛，嘴巴一张一张，
想叫又发不出声，又像是饿了张嘴要
吃的似的。我们找了馒头，掰成小块
喂它们，它们也不吃，找了小半碗水
来喂它们，它们也不喝。大军说：“不
吃也不喝，怕两天也活不了。”我突然
一拍脑门：“虫子，小鸟得喂虫子。”可
上哪去弄虫子啊？我们都犯了愁。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送回窝
里去，让老鸟喂它们。我找了个布
衫，把头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只露
两只眼睛，把两只幼鸟装在左右口
袋，大军、小亮也跟着来到后院，在树
下给我壮胆儿。此时树上的那几只
喜鹊，在树枝上蹦来跳去，“嘎嘎”大
叫，显然是快急死了。见我们 3 个又

来了，立即发动了攻击，向我们 3 个
发起了凶猛无比的俯冲，大有要吃了
我们的架势。我们故伎重施，又猛敲
脸盆，大喊大叫，可这次却不管用了，
喜鹊们毫不畏惧，依然猛烈俯冲攻击
我们，大有玉石俱焚的架势。我只得
硬着头皮，在它们的轮番攻击下一步
一步地往上爬去。到了大军掏鸟窝
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
幼鸟轻轻地放进鸟窝，在几只喜鹊的
轮番攻击中，狼狈不堪地从树上溜了
下来，喊了一声：“快跑！”我们 3 个向
前院抱头鼠窜，身后传来喜鹊更加撕
心裂肺的叫声。惊魂过后，在大军的
建议下，那 4 颗喜鹊蛋被我们用火烤
熟了蘸着盐巴解决了。

我们 3 个的行动是在大人都下地
干活的时候进行的，除了我们仨，别人
并不知道。我们仨心想，这事儿谁也
不知道，两天就过去了。

谁知第二天早上就出现麻烦了。
那时四叔四婶刚结婚半年，他们俩住
在后院的新房里，第二天早上起床洗
脸去前院吃饭，喜鹊突然对他俩发动
了“空袭”。他俩在前面走着，喜鹊突
然俯冲过去，到了他们脑后就“嘎”地
大叫一声，四叔吓得猛一哆嗦，四婶
吓得差点摔倒在地。吃饭时，四叔四
婶把情况一说，奶奶就拿眼睛看我。
我嘟嘟囔囔说道：“奶，你老瞅我干
啥，我又没拿弹弓打它们。”母亲放下
手里的碗，正色道：“这么长时间一直
都没啥事儿，昨天下午，大人都下地
干活了，就你一个人在家，今天早上
就有了这事儿，不是你还会是谁？说，
到底咋回事？”大哥、二哥也都拿眼睛
盯着我，我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睛都带
着钉子。我心底发虚，嘴巴却还很硬：

“你们都看我干啥玩意儿，我哪知道
啊！”但，很明显，我的底气不足。奶奶
说：“吃饭吧，都别说了。”我心想，这
事儿就算过去了。

可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不论是谁，只要从那几棵树下经过，
喜鹊都要发动“空袭”。我经过时，它
们攻击得就更加猛烈，吓得我很长时
间不敢再去后院。邻居也开始议论
纷纷，终于这事儿传到了父亲耳朵
里。一天早饭后，我胡乱吃了几口，
拎起书包就往外走，“站住！”父亲喊
道。我一向惧怕父亲，加上喜鹊攻击
人愈演愈烈，听到父亲喊我，心中先
自虚了半截儿。“我问你，喜鹊近来接
二连三攻击人，到底咋回事，是不是
你惹的事儿？”父亲声音不高，于我却
如同打雷。从我记事起，父亲从不动
手打孩子，只有母亲急时，才会打几
下屁股，但我们弟兄 4 个都从心里惧
怕父亲。我不敢狡辩，嘴上也没有承
认，只是低眉顺眼地站在那里一个劲
地揉搓衣角。父亲已看出了大概，眼
看我已是心中惧怕，只是不敢承认，
便一字一顿厉声说道：“下不为例，你
记住了没有？”我偷偷瞄了一眼父亲，
赶紧“哦”了一声说：“记住了。”父亲
这才放我上学。

喜鹊攻击人的事一直持续了两个
来月，才渐渐停下。这件事给了我一个
很大的教训，也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
喜鹊攻击人，主要是我们杀死了它们的
孩子，它们才疯狂地报复攻击人类。它
们本来对人类毫无伤害，我们却毁了他
们的家园，它们能不反击吗？这，也许
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吧。鸟尚如此，何况人乎！
何况国乎！

喜鹊的报复
浮尘（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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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郑允端在《豆腐赞》中曰：“种
豆南山下，风霜老荚鲜。磨砻流玉乳，
煎煮结清泉。色比土酥净，香逾石髓
坚。味之有余美，五食勿与传。”这首
诗不但赞美了豆腐的纯净与美味，而
且表达出了诗人对豆腐的喜爱之情。
宋代苏东坡留下了“煮豆作乳脂为酥，
高烧油烛蒸蜜酒”的诗句，南宋朱熹也
有“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
南术，安坐获泉布”的诗句……古往今
来，诗人写下的称赞豆腐的诗篇，有的
通过描写种豆过程，间接表达豆腐的
制作并非一件易事，有的生动描绘出
了豆腐的制作工艺，有的刻画出了众
人乐道的食用豆腐场景，还有的从不
同角度赞美了豆腐的多姿多彩。由此
可见，豆腐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

也难怪，千百年来，流传在山乡村
野的春节谚语中，总是缺少不了世人钟
情的豆腐。

腊八粥，熬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
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捏皮。除夕的饺子年年有，三十晚
上玩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小时候，这
些倒背如流、历久弥新的春节谚语，记载
着的耳濡目染的迎迓新年、欢度佳节的
情景，一进入腊月就纷至沓来。

快要过年了，对于我们这些平时几乎
与荤腥无缘的孩童来说，老是兴奋得手舞
足蹈、走东串西戏耍个没完没了。一直觉
得，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过年让我们心花怒
放的事了，再也没有比这几天更快乐的时

光了。一过年，就可以穿新衣服了，就可
以天天闻到扑鼻香的年味了，平常寂静的
村庄就被热闹的氛围簇拥了。

每家每户用黄背草或麦秸秆修缮
的厨房一端，都耸立着一个烟囱，当灰
白色烟气从烟囱里冒出来撒欢的时候，
过年的各种香味就不约而同聚拢在一
起，从既简陋又朴实的农家院里飘出
来，尽情地在天地之间卖弄挥洒。

那一段，村小学放了寒假，我们整
天闻着年味儿满村庄疯玩。疯跑腻了，
别出心裁相约到村西寨外的晒场里推
铁环、抽陀螺。忽然，我们在晒场里闻
到了另一种香——豆腐香。扭头望去，
这香原来是从临时搭建在晒场北边的
豆腐坊里弥漫过来的。我情不自禁地
想到过年时，有扑棱叶子的菠菜、鲜嫩
豆腐配五花肉烹饪出来的这道菜肴，那
真叫一个香！引诱得我简直要垂涎三
尺，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品尝到这般地道
的乡村特色美味来。

晒场北边有两间相通的场房，一间
用于存放粮种和储备粮，一间用于存放
桑杈、推板等打场的农具。场房西头，
年前临时搭建了这间稍大一点的简易
豆腐坊。磨黄豆的一盘石磨，露天支在
豆腐坊南面。磨豆腐需要的清水较多，
而仅隔一条寨河沟的村庄最西边，正好
是一口饮水井，两地相距较近，挑来担
去十分便捷。

那几天，从早到晚，豆腐坊里总是
热气腾腾，说笑声不断，甚至通宵达
旦。朦朦胧胧的雾气中，常常晃动着来
往忙碌的身影。有人在屋外转圈推着
石磨上的木杆子，磨碎泡得胖乎乎的黄

豆粒，有人在房内制作豆腐。
这野外的豆腐坊，仿佛是一个诱惑力

十足的集散地，不知道曾有多少人来来去
去。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数不清究竟为
多少人家送去了温暖、喜悦和年味。

方圆三里五乡，我们这个自然村
是个大村。村里不但有磨豆腐的齐全
器物，还有一帮技艺娴熟的做豆腐“能
人”。因之，当年前把豆腐坊搭建起来
时，这豆腐坊格外引人瞩目，成了亮丽
景点，招惹得周围村人无不奔走相告。

腊月天里，辽阔的原野一片寂然，
没有了高高低低的农作物遮挡，看到的
是泛着绿光的青青麦苗，一眼能望几十
里地远。阡陌纵横的小路上，行走着背
柴火、黄豆的农人云集到豆腐坊里，而
后带回家的是柔和光泽中透露出淡淡
白色、美玉样晶莹剔透的成品豆腐。这
豆腐原汁原味、原色原香，浓郁的黄豆
香和滑润的豆腐达成了完美结合，仿佛
在口腔中会绽放独特魅力似的，入口即
化，瞥一眼便不能自已。

柴火和黄豆是按一定比例搭配好
送来的。磨豆腐不收一分钱，只为将豆
渣留下喂养集体的耕牛。用碎麦秸喂
耕牛时，将泡了豆腐渣的料水往石牛槽
里泼几马勺，耕牛就摇头晃脑、狼吞虎
咽吃将起来，也跟过年一样，得意至极。

磨豆腐是有讲究的。黄豆浸泡多
长时间、磨出豆浆后怎样过滤豆渣、过
滤后的豆浆在大灶上烧煮沸腾多久、慢
慢 搅 拌 时 加 入 多 少 石 膏 卤 或 者 卤
水……都需一丝不苟。豆浆煮好后盛
入底部铺了四方稀白布单子的竹箕里，
露出来的白布对折一包裹，上面压一块

木板，最后又在木板上再压一重物挤
水……这一个个步骤，都是事先规划好
了的，以确保辛苦了一年的农人多吃二
两热豆腐。

豆腐如今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普通食品，因其营养丰富，被美誉为植
物肉。这一餐桌上虽司空见惯的菜肴，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稀罕物，豆
腐香是我们抹不掉的记忆。豆腐也叫
作水豆腐，具有清热润燥、补血养颜、强
壮骨骼诸多功效。豆腐寓意“多福”，过
年了，谁家不多买几斤煎炸炒炖小葱拌
豆腐，调剂一下生活，换一换胃口？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踏地的声音
也越来越密集而清脆响亮了，抓紧时间
上街置办年货去。街头闻听一声“豆
腐，热豆腐”，儿时吮吸过的豆腐香俄顷
扑鼻而至，令人神怡心醉。

故乡晒场的豆腐坊里，那次轮到我
家磨豆腐了，父亲将过滤后煮沸腾了的
豆浆盛了一碗，添加了食盐和切碎了的
蒜苗递给我，让我趁热喝下肚取暖。那
一碗色如凝脂、质地细腻、滋味鲜美的半
成品“豆腐脑”，想不到在这个腊月又端
到了我的面前，碗里氤氲出的愈发浓烈
的乡愁和淡淡的幽香，让我回味无穷。

腊月豆腐香
刘传俊（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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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村庄
张小超（原阳县）

我的村庄，它没有城市的高楼大
厦，却有整齐的街道。一排排整齐的
花园别墅，院内花花草草，再圈养几只
鸡鸭，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的村庄，它不如城市繁华，但也
有热闹的商业街，吃的喝的用的什么
都有，今年又开设了大超市，村民买东
西更方便了。

我的村庄，规模没法跟城市相比，
但在镇上也不算小，有1800多名村民。
村中有幼儿园、小学、初中，还有诊所，家
家有小别墅、小汽车，生活富足安康。

我的村庄，它虽不及城市工业发
达，却是当地唯一一个设在村里的县

级工业园区，大大小小的企业有十几
家，还有个国企上市公司。村民出门
即可上班，生活轻松潇洒。

我的村庄，荣誉很多，誉满一方，
国家级森林乡村、省级文明村、省级

“五星”党支部、省级卫生村等不胜
枚举。

我的村庄，致富为民，每年村集体
100多万元的收益，全部给村民分红。

我的村庄，风景优美，如诗如画，
村后 2000 多亩的水稻田生机勃勃，也
是一片风景。

我的村庄就是原阳县西衙寺村，
我们祖祖辈辈的家，我们愿它更美好。

乡情乡韵乡情乡韵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本报讯 近日，我市作家安庆的首
部长篇儿童小说《月亮女孩》由安徽文
艺出版社出版，并面向全国发行。

安庆曾多次深入乡村和学校走访
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情况，这部
小说是他几年前深入生活的收获。《月
亮女孩》描写了一个山村女孩的成长、
学习经历，是关于家庭、挫折、爱与温
暖以及老师、学生和山村小学的故事，
在曲折的叙事中描摹了美好的人性，
将顽强的女孩、敬业的老师、质朴的山
民刻画得生动感人，是一部具有独特

视角和独到价值的乡村儿童题材长篇
小说。

同时，安庆的另一部长篇小说
《岸》入选河南省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岸》近20万字，是一部书写时代变迁、
描摹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内容贯穿
改革开放、新时代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建设等。

据悉，河南省 2024 年度重点文艺
创作项目包括图书、戏剧、电影、电视
剧、音乐等，其中图书类全省入选 12
部。 （文讯）

安庆首部长篇儿童小说出版发行

凡菜蔬，皆有时令，要不怎么会
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一说呢。当严
寒的气息降临时，在北中原，人们的
饮食里总是离不开萝卜。

进入冬季，气候干燥，而萝卜又
有润肺去火的功效。在这样的季节
里，家里更是离不开那香气四溢的炸
丸子和暖心的丸子汤。

每年入冬以后，人们总是按照传
统的习惯喜欢在家里储藏萝卜。萝
卜做法很多，腌萝卜、炒萝卜、炸萝卜
丸子。而我最得意的，便是祖父炸的
萝卜丸子。

既然是炸丸子，面粉一定是必
不可少的原料，但炸萝卜丸子所用
的面粉并非普通的白面，而是绿豆
面，因此人们常常称之为“绿豆面丸
子”。萝卜丸子好吃却不好做。祖
父告诉我：将洗净的萝卜切成细丝，
放入盆中，加入适当比例的绿豆面，
再加入盐、鸡精、五香粉等调料，搅
拌均匀后让其醒发。待油温达到六
成热时，将醒发好的萝卜丝面团下
锅炸。

炸萝卜丸子不仅考验着食材的
搭配比例，更是一门需要精心掌控
火候的手艺。油温的高低、炸制时
间的长短，稍有偏差，丸子的口感就
会大打折扣。祖父曾多次向我传授
炸丸子的经验：炸丸子的时候需要
不断翻动，使丸子受热均匀，才能炸
出金黄酥脆的外皮。然而，每次我
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
单，仅仅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并没有
付诸实践。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丸子炸好之
后，祖父还没有放在筐子里，就被我
和弟弟抢跑了。吃得着急的话，嘴皮
烫伤和噎着喉咙再正常不过了。只
是祖父的炸丸子实在太过美味，外表
酥脆，内里却柔软而富有弹性，一口
下去，我们的味蕾瞬间被唤醒，这时
祖父边炸丸子边笑着说：“慢点吃，多
着呢，没人跟你抢，一会儿再给你们
烧个丸子汤。”

相比于炸丸子，烧丸子汤要简
单得多。做的时候只需在锅中加入
适量的水，待水沸腾后，再慢慢投入

丸子，并加入盐、香醋、香菜以及葱
花等作料，继续煮沸两三分钟即可
出锅。这样烧出的丸子汤口感鲜
美，汤汁浓郁，既可以当作主食，也
可以作为汤品。丸子汤端上餐桌
后，我和弟弟总是贪得无厌，即使刚
刚已经被炸丸子塞饱了肚子，还总
是挑最大的碗去盛，笑着说喝碗丸
子汤暖暖胃。

在那些寒冷的冬日里，炸丸子
和丸子汤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美
味。每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
着祖父亲手制作的萝卜丸子，喝着
热腾腾的丸子汤，那种温馨与满足
的感觉便油然而生。那种味道，那
种情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成为我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的
故乡味道。

有人说，我们总是善于用食物来
缩短自己与故乡的距离。这句话对
于我而言，深有同感。步入大学，身
在他乡，每年冬天，我总是时不时地
想起那碗热腾腾的丸子汤和祖父慈
祥的笑容。

故乡的萝卜丸子
李乐岩（封丘县）

往事如歌往事如歌

妈妈掌管着全家 10 多口人的吃
喝拉撒，一天从早到晚围着锅台转，该
几点起床、几点做饭，她心中有数。要
是哪天做了顿好饭，比如肉菜、扁食、
羊肉小米焖饭等，她都比平常提前一
会儿做好，等我回来。第一碗饭先盛
给爷爷奶奶，即使分了家，不在一块儿
居住了（我家与爷爷家相距有半里
地），这规矩也从没有被打破。

那个年代，一年之中能吃上两顿
肉菜是一种奢望。既然做了，就得给
老人送一碗，自己少吃一口无所谓。
一碗饭是一碗情，更是一碗孝心。妈
妈把肉菜盛满碗，用毛巾蒙着交给我，
叮嘱道：路上小心，别绊倒了，打了碗，
撒了饭菜。我很乐意给老人送饭，每
次都是满口应承着跑出了家门。如果
送的是肉菜，就用小盆盛，再拿两个蒸
馍，用荆篮㧟着，一路上喜眉笑眼地迈
着轻快的步伐往爷爷家小跑。走慢了，
害怕饭凉了；送迟了，担心爷爷奶奶吃
过饭。我当时六七岁，胖乎乎的，双手
端着饭碗走在大街上，神气十足，洋洋
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件光彩的事、值得
炫耀的事。碰见了大爷大娘、叔叔婶
婶，他们总爱拦着我逗我玩，非要看看
送的是啥好吃的。我不让看，他们一边
笑着，一边强行搂着我不让走。我怕饭
撒了，就撩开毛巾让他们看。如果碗里
盛的是饺子，他们就顺手捏个尝尝鲜。
我无奈，但不恼，冲着他们笑笑。他们
夸我懂事，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进了
爷爷家的小院，我迫不及待地喊道：

“爷爷奶奶，我妈让给您送碗饭！”听到
喊声，奶奶总是快步出来，而爷爷老是
慢半拍。奶奶接过碗或荆篮，高兴得
合不拢嘴。“你们好不容易吃顿肉菜，
还想着我们。”我说：“妈妈说，孝敬老
人就是拜佛。”她去碗筐里拿来自家的
碗，把我的碗腾空。爷爷拉开抽屉，抓
两颗水果糖塞进我衣兜，算是奖赏。
我拿着空碗箭一样飞出了院子。奶奶
踮着小脚追不上，大声喊着：“慢点跑，
不要慌，小心摔倒了。”

每年的元宵节、二月二、五月端
午、中秋、春节等节气，家里改善生活
了，妈妈就支使我给爷爷奶奶送碗
饭。倘若我不在家，就由姐姐或妹妹
送，再后来是弟弟送，年复一年，风霜
雨雪从不间断。如果在平常的日子
里做了顿羊肉焖饭，也要给爷爷奶奶
送。最难忘的是过年。大年三十中
午送一碗大肉烩菜，晚上和正月初一
的早上送一碗扁食。大年三十晚上，
山上下大雪，我清晨去送扁食时，不
知摔倒了多少次。奶奶看到我浑身
是雪，手脚冰凉，就把我搂在怀里，捂
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后来，妈妈改了
规矩，就是在大年三十的中午，早早
地把爷爷奶奶请到家，一块儿过年，
接受儿孙们的祝福。全家男女老少
齐聚一堂，围着火箱取暖，有说有笑，
其乐融融。妈妈的做法使爷爷奶奶
很自豪，也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逢
人便说孩子们孝顺、懂事，传得三里

五村妇孺皆知。久而久之，这小事传
到了老娘舅家。舅爷舅奶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夸奖我妈孝顺，说爷爷奶奶
是上辈儿修来的福分。

妈妈不但给爷爷奶奶送饭菜，逢
年过节还给邻居的长辈送。特别是大
年初一，妈妈把第一锅扁食按照村里
老人的人数，盛上几碗，让我和姐妹分
头去送。一碗扁食，算不得什么，但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送去的是一分情义、
一分温暖、一分祝福，也是一颗敬老爱
老的心。姨姥姥和我家是隔墙邻居，
每年大年初一，我都去给她送碗扁
食。她老人家倚门看到我端着扁食来
了，满脸的皱纹里蹦出了一串笑容。
她让我坐在屋里的椅子上等着，然后，
翻箱倒柜找几块饼干塞给我，把我拿
来的扁食倒出来，再把她家的扁食盛
满让我端回去。有时，她不让我走，非
让尝尝她家的扁食不可。给老人送碗
饭，慢慢在全村形成了规矩。好多小
朋友看到我意气风发地端着碗走在大
街上去给老人送饭，总是站在路边投
来羡慕的眼光，然后跑回家，央求各自
妈妈也要给自己的爷爷奶奶送碗饭。
一到过节的时候，他们和我一样，端着
碗，神气活现地在大街上跑来跑去，这
成了瓜沟村的一道亮丽风景。一碗
饭，一碗情，连着我家你家，牵着你心
我心。即使两家在过去的一年中拌过
嘴，一碗扁食就泯灭了所有的恩仇。
给长辈送碗饭，虽然事小，却在我幼小
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
以忘怀。再后来，村里不管谁家操办
婚丧嫁娶的大事，当天中午，也养成了
给老年人送碗饭的规矩。

给爷爷奶奶送，给村里的长辈送，
当然也给姥爷姥姥送。平时做了稀罕
的饭菜，我就跑三四里地去送。有年冬
天，我家里杀猪了，妈妈说，姥姥爱吃猪
肠、猪肚，就支使我冒着严寒去送。她
把煮熟的食物盛到盆和碗里，用毛巾包
严实，放在荆篮里。我㧟着荆篮，翻山
越岭、顶风冒雪往姥姥家赶。走到南岭
后的乱石岗时，我不小心被石头绊倒
了，磕得腿疼，猪肠、猪肚撒了一地。山
风冻得手指僵硬，山野空旷无人，我哭
一声，风不同情我，就连忙爬了起来，拍
掉身上的尘土，收拾好东西，继续赶
路。见到了姥姥，我委屈得眼泪禁不住
往下流。姥姥爱笑，笑容就挂在嘴角
上，话未出口，笑容就绽放了，显得和蔼
可亲。她一把把我拽到火箱旁，让我烤
火取暖，埋怨道：“你妈也真是的，天冷
得伸不出手，大老远让孩子来送吃的，
难道就不怕孩子磕着碰着了？”姥姥心
疼我，赶快下厨做一碗汤面让我喝了，
暖暖身子，才让我回家。

50 多年过去了，岁月已把我摧残
成苍颜白发的老人了，能让我送饭的年
老的长辈都不在了。但是，在瓜沟村，
后生给年老的长辈送碗饭的规矩没有
丢。爱在传递，孝在传承。因为妈妈
说，孝敬老人就是在拜佛，是在感恩，是
在积德行善，是在为全家人修福……

送碗饭
任厚忠（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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